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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食
是人類生存所需的核心，與飲食相

關的動植物與土地的知識、利用的

技術與管理的方式、勞動力的運用與社會的組

織，一直到祭儀與信仰，都是人類社會和環境

互動調適下的重要文化創造。飲食不僅是生理

性的目的，而和文化的各個層面有著密切的關

係。 

食農教育與食物主權

有一個名詞叫做「食物主權」，它意指

「掌控食物生產、分配消費、處理、食用過程

之權力」，由於食物的生產、分配消費、處

理、食用，既涉及社會與環境的互動，也涉及

我群界線的維護與群體對地方的認同，同時也

關乎社會組織勞動的方式、身體感官與象徵意

義的結合，因此，一個人群是否能掌握其食物

主權，就反映出其在政治決策、經濟分配、文

化再現等面向是否有足夠的自主治理權能。

在人類歷史中，西方航海擴張帶來的各大

陸間原料、勞動力、商品的交換體系，工業化

帶來的土地重新配置，綠色革命（意指1940年

代以後，透過育種、化肥與機械化農具對農業

產量的大幅提升）帶來的生產與銷售模式變

化，結合了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援助與1980

年代以後的國際自由貿易對區域異質性的穿

透，使得我們今天已經很難說，有哪一個完整

的從土地到餐桌的食物生成過程，是不受到區

域的、國際的、政治經濟因素之影響，我們已

經進入一個全球化的飲食系統之中。飲食的全

球化，有其正面的效益，例如農產業的生產成

本降低、各種不同文化的飲食風味被快速的引

介到世界各地；但是，像是工業化的將生產過

程切割後，我們很多時候不知道送進口中的食

物到底是什麼東西做成的（這也是許多食安事

件的根本原因），又像是發展援助挾帶的將援

助國需要出口的農產品半強迫輸入被援助國，

造成的飲食習慣改變與本國農業的衰退，都是

飲食全球化之負面影響的例子。

文‧圖︱官大偉（本刊本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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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到這樣的問題，近年來開始有一股飲

食在地化的力量，所謂的飲食在地化並不是要

自外於現有全球飲食政治經濟網絡的現實情

況，而是要將在地的環境、社會、文化特性重

新導入飲食的產生過程之中，尋求更多元的可

能性。其中，「食農教育」就是一種重要的實

踐。所謂的食農教育，是在各種的教育機會

中，讓人可以接觸從農業生產到食物形成的過

程，認識其中的文化、政治、經濟意義，進而

產生新的飲食實踐，重新連結人和土地間的關

係。

  

原住民族和食物主權的關係

對原住民族來說，在飲食全球化的過程

中，有許多飲食主權喪失伴隨政治、經濟、文

化上之傷害的經驗。舉例來說：19世紀夏威夷

引進甘蔗種植，成為美國在太平洋地區蔗糖生

產的重要產地而被納入糖業殖民主義的鍊結之

中，而美國商人為了維護在此的經濟利益所主

導的政變，也就成為夏威夷王國傾覆的關鍵原

因；而在被美國化之後，夏威夷主要的經濟收

入來自軍事基地相關的活動與觀光，本地農業

衰弱，飲食高度依賴美國西岸進口，大量的罐

頭食物使得糖尿病成為夏威夷原住民最主要的

疾病；在菲律賓，呂宋島原住民族的水稻梯

田，是其可以形成大型社會組織，盤據山區對

抗西班牙殖民者入侵的原因，而其社會關係也

和環繞著水稻耕作週期的一系列祭儀活動相互

支持，但因為1970年代政府的發展計劃開闢道

路、引進觀光產業之後，大量族人棄耕原生種

的一作高地稻米，改種符合平地市場口味、一

年可以二作的低地稻米，而稻米種植週期改

變、象徵意義被貨幣價值取代後，也使得原本

的祭儀快速的流失，原生種高地稻米相關生態

知識也出現傳承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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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呂宋島山區的梯田地景因為轉作經濟作物而逐漸改變。（筆者攝於伊富高）



相對的，這些原住民族社會也逐漸發展出

回應的方式，嘗試在傳統中找解決當下問題的

啟發，以尋求更好的未來生活方式。夏威夷飲

食（Hawaiian Diet）運動的理念，是認為解決

糖尿病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現代醫藥對個人身

體的醫治，而在於健康之人地關係的修復，其

運動者提倡恢復傳統作物—芋頭的種植，並以

親身投入耕作、參與共工及作物的分享，重新

連結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以及親善土地的態

度；菲律賓拯救伊富高梯田組織，以非政府組

織的力量，推動恢復高地米種植、維護梯田文

化地景，並發展社區型的觀光，將高地米種植

的區域設立成為一個戶外博物館，培力社區人

士擔任嚮導講解高地米文化，作為經濟收入的

來源，以支持高地米的種植並恢復祭儀活動之

進行，同時也和學術單位及國際非政府組織合

作，紀錄整理梯田相關生態知識，轉劃成為在

地小學教育教材。這些工作，是面對時空環境

的變化，進行主動的適應，重新詮釋傳統，使

其作為社會發展之利基所在，它意味著追求重

新掌握對於政治決策、經濟生產、文化再現之

權能的努力。

國際共識的浮現

上述的努力並非只出現在個別國家之間，

在國際的農業組織中，也逐漸浮現對於原住民

族之食物主權的討論。在FAO（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

織）2010年發表的一份名為「FAO Policy on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的報告中就指

出，全世界的原住民族人口僅佔全世界總人口

的百分之五，卻佔了全世界貧窮人口中的百分

之十五，但另一方面，FAO也很清楚的知道，

原住民族對於永續發展與自然資源管理能夠有

高度的貢獻，保護原住民族生計系統與相關知

識，將不只可以扭轉其文化日益受到侵蝕的趨

勢，更是可以解決其糧食安全問題、營養不

足、貧窮與環境退化等困境的根本之道。因

此，該報告提出了以下幾項FAO的政策目標：

「創造與原住民族及原住民族組織合作的制度

環境」、「強化各國政府在原住民族在國內與

國際層級的對話」、「在各項涉及到原住民族

傳統農業、飲食與生計系統知識事務的事務中

帶入原住民族議題的討論」、「使原住民族參

與到FAO中與其相關的各項計劃與活動」、

「與原住民族共同建立評估機制，並引用原住

民族權利宣言中『事先、自由意志下之諮商同

意』，以排除會對其造成負面影響之作為其造

成」、「與原住民族互動並學習其農業、飲食

與生計系統的知識，使原住民族的發展是建立

在具文化尊嚴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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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O這樣的國際農業政策對話平台的共

識，也擴散到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在地實踐。例

如，1950年代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與福特基金會

在菲律賓所創辦的國際稻米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IRRI)，其

早期的組織目標是推動綠色革命，以新品種取

代舊品種，以化學農業肥料及機械器具，進而

形成密集農業、提高產量產值，但此組織自

2014年起與菲律賓政府農業部合作，展開一項

「傳統稻米計劃」（Heirloom Rice Project 

(HRP)，此計劃除了進行傳統稻米種子的保存

外，同時也推動建立山區原住民小農種植之高

地米的銷售管道。

台灣原住民族的經驗、挑戰與展望

在台灣，原住民族的飲食主權也與土地權

益、社會經濟、部落發展等議題有密切的關

係。在過去，原住民族長期和土地互動產生的

知識與土地利用維護體系，在現代國家出現後

被邊緣化甚至刻意抹去，而隨著原住民族運動

與文化復振的努力，一些重新建構人地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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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泰雅族人在坡地上發展出自然農法的菜園。（筆者攝於鎮西堡）



工作也正在實踐中，這些工作中不少和食農教

育有密切的關連。

以泰雅族為例，過去燒墾遊耕的操作，包

含了土壤地形水文的知識、作物習性的知識、

耕作技術的知識，以及換工（勞動力的組織方

式）換地（土地使用的權利）等社會關係的知

識，這些幾個層面的知識彼此相互支持，並且

是經由操作者的身體力行中在世代間被學習傳

承，而在身體力行的過程中學到的，不只是耕

作的技術，還要有觀察環境細微變化的能力，

以及遵守gaga規範的信念，換言之，學習農作

的過程，就是從一層一層知識的體會中，學習

如何作為一個完整的人。此外，居地、耕地、

採集的森林、獵場、漁場是相互連接在山脈水

系之內，而構成更大的一個社會和生態相嵌的

地景管理系統。日治時期的一系列的森林事業

計畫、集團移住與水稻定耕政策，則改變了這

樣的空間格局，也改變了生產的社會關

係，而戰後的保留私有化、經濟作物的

推廣，以及農藥肥料中盤商將家戶的生

產者和市場之間連結起一條由外界控制

知識、技術與資本的產業鏈，更令族人

過去農業生產的集體性被瓦解。然而，

最近幾年我我們也看到，結合了新的社

會組織（例如教會）、採借新接觸到的

技術（例如自然農法的酵素營養劑製

作）、運用既有的生態知識（例如對藥

用植物、土壤性質的認識），有的部落

開始發展出一套在生產端可以掌握較多

權力，並且重新塑造生產之集體性（例

如集體經營、合作社、農民學苑），進

而形成內部之利益重分配與社會支持機制的做

法。

本期的《原教界》以「原住民族的食農教

育」為題，即是希望呈現目前台灣原住民族社

會中環繞著飲食與農業正在發生的努力。在

【原教前線】中，作者們介紹了當代部落農業

與文化認同、社會企業的發展、傳統生態知識

的應用，以及學校教育中的課程案例；在【延

長線】中，則是帶入在太平洋地區的案例，說

明農業與社會組織、語言教育、政治運動、觀

光產業及商品經濟的關係；而在【會議報導】

中，更分享了不久之前在舉辦之國際農業研討

會的成果。從土地到餐桌的過程，從入口的飲

食到其延伸出之生產與交換網絡，既充滿了政

治經濟與文化的權力關係，也處處是尋求突

破、創造新模式的機會，藉由串連與傳遞這些

的經驗，我們衷心期盼看到更多重塑人地關係

的可能性。

鄒族人立體利用土地，在林下種植愛玉及咖啡。（筆者攝於特富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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